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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籍澳門著名畫家

　　關於黃朝湖先生的彩墨畫理念，他只說了簡單的幾句話，以「彩‧墨聯姻」為許願，以「新‧黑‧色‧繪」行動為綱領，期建立東方特有新畫種，實現「彩墨畫國際化」理想。從他的行動看，則已在踏踏實實地實行著，自國際彩墨畫家聯盟創立至今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已舉辦了兩屆國際巡迴展覽，並期望2000年在全世界20多個國家同時展覽，集合著韓、日、美、加、新、馬、德、薩、法、大陸、台灣等眾多藝術家，為大時代作大手筆活動，壯哉。

　　我曾提出過「新東方主義」的理念，只是在自我實現中，在學生和朋友的氛圍中進行著，與黃兄相比，幾不足道！雖然我們均以東方文化為依歸，那麼我們的出發點和異同在何處呢？

　　我曾說過：「我的畫雖具有文人畫的氣質，但我本質上更接近西方的純繪畫。」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中的十年，我曾學習中國畫，但並沒有試圖改革中國畫，純粹是學習，只是企圖以中國精神和筆墨去充實現代繪畫的元素。以後無論材料的使用，肌理的表達，手法的轉換，……不十分注重中國繪畫的筆墨韻味，我強調的是作品的力度，黃賓虹說：「六法言氣韻生動，氣從力出，筆有力而后能用墨。」他雖要求中國畫「重、大、厚、雄」，但要在紙上做到它，確是不容易。我大多用混合媒材作畫，說明我主要著重在東方的精神和理念上。黃朝湖先生提出“彩墨畫”看來從理念到手段都是東方化了的，一是“彩”，這雖然不是中國墨分五彩的“彩”，但在當今這個充滿信息的時空裡，他用西方的色來和墨碰撞、對話以建立一種新的交融，而“墨”則純為中國所獨有，黃氏強調“墨”，即使在卅多年前的六十年代初，當他還深受紐約抽象表現主義影響下用油彩調和松香水在畫布上揮灑時，就大量使用黑色，就已經開始對中國墨色的注意，八十年代，這種探索達到了高潮，並直接投入了水墨畫創作。

　　我接觸黃朝湖先生大約在八十年代末，後來受到黃氏邀請，澳門畫家曾在台中作展覽，翻看了一下黃氏的材料和介紹，才注意到黃氏重「意」不重「形」的水墨畫。

　　當今中國大陸的水墨畫，除純傳統外，新文人畫已占了一席之地。總的說來，距現今生存狀態下的現代情境遠，離古典審美理想和傳統精神內涵近。從長遠的觀點看，總不足取。實驗性前衛型的路，也有不少人在努力著，雖然可以直接切入現代社會，完全否定作為筆墨情結的傳統情景，但新機制的各個層面遠遠不夠完善，並且常常流露出一種世紀末的不健康心態，目前的狀況看還十分令人困擾。

　　在當代藝術形式紛繁呈雜之際，黃朝湖先生所走的水墨畫路子呈現一種健康、雄渾、博大的風貌，對形式、技法的特殊關注和錘練，使水墨達到清麗宕逸的風致。

　　九十年代以來，黃氏的眼界日博，造詣益深，並加強了色彩與線條的探索，畫面線條盤屈，氣勢流貫，期望創造一個彩幻的境界，那末他的彩墨畫理念不止於色、墨的碰撞和交融，而要構築一個寧靜神祕的宇宙，一種東方特有的情懷了。

　　黃朝湖先生從青年時代投身到台灣現代藝術洪流之中，自覺肩負著一種歷史的使命感，卅多年來無時無刻不在探索東方繪畫未來發展的路向，表現出對中國文化虔誠的頌贊。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橘頌‧屈原)

